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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 年 11 月 2 日美国学术出版学会（Society for Scholarly Publishing）的官方媒体《学

术厨房》（Scholarly Kitchen），即 SK 的编辑，同时兼任《美国心脏学会会刊-亚洲版》

（Asia at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编辑部主任的 Tao Tao，就上述话题采访了

Bio-Design and Manufacturing（BDM）的负责人张月红。  

 

 

 

网站链接 

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21/11/02/does-the-world-need-an-academic-integrity-aw

areness-index-an-interview-with-helen-zhang/ 

 

原文链接 

CC BY license from Zhang et al., 2021. https://doi.org/10.1080/20961790.2021.1970887 

 

 

首先，采访简介了张月红教授为 Bio-Design and Manufacturing（BDM），即《生物设计与制

造》（英文）期刊负责人，曾任《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总编与中国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学会副理事长。2011–2017 年间，她曾为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协会（ALPSP）和全球出



版链接协会 Crossref 董事会委员。2011 年作为中国编辑首次获得 COPE 研究基金，并发表了

多篇关于不同学科反剽窃政策的论文，包括《自然》杂志上的几篇短文和在 Springer 出版的

专著《反剽窃：编辑和作者指南》一书。今年 9 月，受邀为 Forensic Sciences Research，即

《法庭科学研究》（英文）杂志“科研诚信专辑”撰写了一篇题为“学术诚信的下一步措施：

教育、意识、规范、责任和法律”（The next steps in academic integrity — education, awareness, 

norms, duty and law）的论文（CC BY license from Zhang et al., 2021）。她在文中提出了一个

新的概念，即“学术诚信意识指数（the academic integrity awareness index，AIAI）”，并对

其指数的内涵解释为： 

 

“学术诚信意识指数（AIAI）可涵盖几个维度：教育、政策透明、责任标准化、群体意识和

行业监管等。这个指数也反映了学术研究领域以诚信为底线的文化意识。正如我们在本文的

几项调查中所意识到并试图论证的那样，它是可以用指数形式来测量的，当然现在还只是一

个初步的设想，真正做出指数模型还需要各方讨论与时间论证，但从我们以下的四项调查中

可以看到它的雏型。” 

 

SK 的编辑接着对新指数提出的背景，所调查的内容与结果，以及下一步科研诚信的措施提

出了 3 个有趣的问题： 

 

 你是怎么想到建立学术诚信意识这个指数的? 

 调查的结果如何? 

 你对学术诚信的治理下一步有何建议? 

 

张月红从几个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了解答： 

 

指数产生于文章撰写中（CC BY license from Zhang et al., 2021） 

 

坦率地说，最初撰稿时，没有这个 AIAI 概念。因为 2021 年 8 月接到《法庭科学研究》（英

文）杂志“科研诚信专辑”的客座主编，美国科研诚信办（RIO）教育部前主任 Zoe 的邀请

时，我就想基于 2019 年世界第 6 届科研诚信大会（6WCRI）提交的海报内容（Publishing Eth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ducation, Awareness and Norms，即“发展中国家的出版伦理教育

意识与规范”）整理一篇文章，主旨是探讨学术诚信下一步的措施是什么。记得与 Zoe 讨论

初稿时她很兴奋，要求对 2019 年的数据做更新，尤其关注近两年这些地区科研诚信的环境

是否有变化。于是，我们研究团队带着这些疑问对两年前几个调查数据以新的视角入手，重

新做了 4 个调查：（1）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的会员在全球六大洲的分布；（2）全球



发行“诚信”或“伦理”期刊的分布；（3）对欧洲高校研究单位学术诚信成熟度的图解分

析；（4）亚洲和非洲顶尖大学的学术诚信政策透明度的网络调查。 

 

网络调查的数据和结果分析显示：全球学术诚信的外部环境与内在意识是绝对不平衡的，尤

其是在世界上人口稠密，年轻人聚集的地区。文章撰写中，“学术诚信意识指数（AIAI）”

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越来越真实地跳了出来。我意识到尽管精英治国的理念自古希腊至今一

直在践行中争论着，但教育治国的理念普遍深入人心，可我们的调查结果反馈出科研诚信的

教育在一些地区的顶尖大学也是差强人意。也如我对“学术诚信意识指数”内涵的定义所言

“学术诚信意识指数涵盖几个方面，如教育、政策透明、责任标准化、群体意识和行业监管

等。这个指数反映了营造学术领域以诚信为底线的文化意识。” 

 

具体细节请看我们基于网络搜索功能所做的几项调查。 

 

第一项调查：COPE会员在全球六大洲的分布概况 

COPE（Committee of Publishing Ethics）为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总部位于伦敦。自 1997 年

成立以来，已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国际组织，主旨为支持编辑、出版商以及所有科研领域的

成员提供涉及学术出版道德问题的指南和参考资源。 

 

为此，第一项调查的切入点是基于世界人口密度的视角观察 COPE 会员的分布，世界六大洲

学术出版行业对出版伦理与诚信道德的认知均衡水平一目了然。据联合国人口数据显示世界

人口已经超过~77.9 亿，其中一半的人口年龄在 30 岁左右，大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研

究了 COPE 成员在六大洲的分布情况（图 1）。截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COPE 网站注册的全

球会员（机构与个体）总数是 13 065。 

 

图 1 COPE 会员在六大洲的分布（截止时间 2021 年 6 月） 



COPE 会员数与六大洲人口比的数据如下（会员数/人口数）： 

欧洲：5450/7.48 亿人口；北美：4770/3.69 亿；亚洲：1942/46.41 亿；大洋洲：556/4300

万；非洲：179/13.41 亿；南美洲：148/6.54 亿 

 

很明显，COPE 的会员数与人口密度不成比例。最高的 COPE 会员数在欧洲和北美，而这两

个地区会员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英国（2826）和美国（4406）。如果我们将申请 COPE 会员

资格作为出版业的学术诚信意识指标之一进行比较，显然，在人口最密的亚洲和非洲的确不

成正比；尽管中国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学术期刊出版大国，但是会员数仅有

499（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当然我知道，如果加国内大约三百种英文学术期刊与国际出

版商合作而认同已是会员，这个数据或许会翻倍，但毕竟不是 COPE 会员录中的独立会员，

话语权不同。同理，非洲大陆中南非的会员数居首（82），但与人口密度比显然不尽如意。 

 

第二项调查：全球涉及“诚信”&“伦理”期刊的分布 

如前所示，自有了“诚信意识”觉醒后，我们在第 2 项调查中正式提出了“学术诚信意识指

标（AIAI）”这个概念，并计划用数据进一步实证这个想法。如我们设想，除了 COPE 会员，

期刊也是一个诚信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和窗口。世界各地发行的诚信与伦理期刊有多少？为

了更加客观考察期刊分布的范围，我们把数据库搜索范围从 WoS、Scopus 扩大到乌利希

（Ulrich）学术类期刊分库（162,794 种)；按出版范围以“伦理”、“诚信”、“道德”为

主要关键词进行搜索，目前有 237 种期刊满足这些条件（图 2）。这 237 种大部分为英文期

刊，按其地理分布则美国期刊数（90）最多，其次是英国(48)、荷兰(20)、印度(10)和德国(10)，

其他地区这个主题的期刊数普遍偏少。这个情况与第一项 COPE 会员数调查相对应，即在世

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研究诚信和伦理问题的重视程度从文化意识上差强人意。当然我们的

调查也并非全面客观，因为毕竟选用搜索的关键词有限。 

 

第三项调查：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学术诚信意识的水平 

缘于我 2016 年出版“Against Plagiarism: A Guide for Editors and Authors”《反剽窃：编辑和

作者指南》一书，曾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包括中国 211 大学做了一些网络调查，

主要聚焦这些大学网站在何时何处在线了科研诚信政策与指南。经查发现美国与英国等世界

顶尖大学在 2010~2012 年期间相继出台了详尽的学术不端类型的描述与防范指南和处理政

策，均透明在线于图书馆或研究生院的平台上，起到了对学生与教师的指导与警戒作用。期

间（2010–2013），欧盟也提出了“科研伦理和诚信要成为现今欧洲博士教育的重点之一”

的战略，开展了近 4 年“剽窃在跨欧洲高等教育中的政策影响”的调查研究，并做出了欧洲

27 个国家学术诚信成熟度模型(AIMM，见图 3)。鉴于此，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发现近年来尽管科研诚信与开放科学的倡导在这个地区从政策改进到创新举措方面都取得

了重大进展，但 27 个欧盟国家对科研诚信的教育与意识差距依然持续存在。如今年 5 月 26

日 Science 发文《什么是科研不端行为?欧洲国家对此意见不一》，文中对 32 个国家的分析

发现，国家指南和全欧洲规范之间存在差异。但必须说，这个地区对科研诚信的重视与研究

程度在当下是处于引领状态的。 

 

 

图 2 通过对乌利希学术类期刊分库学术检索，标题含有“伦理”、“道德”、“诚信”

的期刊全球分布（截止时间 2021 年 8 月） 

 

 



 

图 3 欧洲高等教育剽窃政策(IPPHEAE)项目—学术诚信成熟模型 AIMM 

以剽窃为例，跨欧洲 27 国对学术诚信中的 9 个问题（研究/培训/知识/交流/防止/软件/惩罚

/政策/透明）重视程度的反馈差异比较(2019 年经许可转载自施普林格） 

 

第四项调查：亚洲和非洲顶尖大学的学术诚信意识水平 

基于前 3 项调查结果，我们环环相扣，进一步把眼光瞄准了人口密度大、年轻人众多的亚洲

和非洲，目标是了解分布在这两个大陆的顶尖大学是如何意识到科研诚信这个主题，具体行

为措施又如何呢？简言之，学术诚信的意识是通过教育、指南、监管等来体现的。我们的目

的就是想在两洲大学的教育系统，通过这些顶尖大学发现透明的科研诚信指导方针和政策指

南及相关的学术活动。 

 

我们的分析方法是基于遵循因特网搜索原则去确定调查范围，工作目标为： 

 

1. 首先根据《统计时报》实时 2020 年版 GDP 排名锁定两大洲 GDP 排名数据前 20 的国家和

地区； 

2. 然后针对两大洲 GDP 前 20 的国家分别查询其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排名前 10 的大

学，如果排进 THE 的高校数量小于 10，我们会参考其他资源（UniRank)来进一步补充扩大

大学数量（如非洲大陆顶尖大学的搜索）； 

3. 针对每个国家 10 所好大学，对每所大学官方网站逐一用英、法双语详尽搜索关键词“诚

信、道德、剽窃、不当行为、政策、指南”等；对一些疑难点，我们也会想方设法去找到相

关信箱联系以进一步核实相关信息。当然“未找到”科研诚信的搜索结果并不意味着该大学



网站没有信息，简言之，我们及其所能，但截止查找日期，还未在相关高校官方网站找到主

题信息，结果见下。 

 

亚洲国家顶尖大学透明学术诚信政策的概况 

截止 2021 年 8 月查询的结果，在亚洲 GDP 排名前 20 的国家中(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

75%(108/144）的顶尖大学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学术诚信政策指南及相关信息(见表 1)。相

比 2019 年所查信息（当时为 81%，106/130），变化不大，也可以看出大多数亚洲国家近年

来高等教育中已是十分重视科研诚信教育。 

 

表 1 亚洲地区顶尖大学透明学术诚信政策等信息统计表 

 
 

非洲国家顶尖大学透明学术诚信政策的概况 

截止 2021 年 8 月，我们对 GDP 排前 20 的非洲国家的顶尖大学官方网站上查询到有学术诚

信相关文件的占比仅为 33.7%(32/95，见表 2)；而这一数据在 2019 年为 37.8%(25/66)。不言

而喻非洲的大学在学术诚信教育方面意识上显然落后。 

 



表 2 非洲地区顶尖大学透明学术诚信政策等信息统计表 

 
 

下一步的建议 

众所周知，教育、意识和规范对科学研究的完整性至关重要。构建科学研究以诚信为底线的

价值观范畴内，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们在支持学术诚信方面还有哪些步骤？如本文我

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指标，即“学术诚信意识指数”作为许多潜在的下一步措施之一，对评价

科学诚信的内外环境会有所帮助。 

 

当然仅用指标来评价环境是不够的。从 17 世纪现代科学的兴起就出现了规范科学家行为的

一些讨论，说明诚信一直是科学关注的重要话题。当然这些规范至今仍在道德层面上被讨论，

诚然好像没有法律涉及。 

 

也如类似于版权法，一直在法律措施上以经济权利为最突出的权利所在，道德权利可能少为

突出。例如，在 1994 年与贸易相关方面《知识产权》就没有任何关于道德权利的法律条款[见

原文文献]。 

 



因此，探索下一步科研诚信的举措，随着人类社会已进入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时代，我们是否

应该考虑学术诚信的文化意识来自教育、意识、规范义务，还需要法律得到改善健全。当然

这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需要各领域的学术组织和专家，包括科学和法律的各个领域来参

与。 

 

好在前几天看到英国已经对代写论文造假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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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M 编辑部张月红、缪弈洲整理 


